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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映像之欺、异化规训和秩序超越
———对严歌苓《扶桑》人物主体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唐　军１，徐　敏２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　２３０００９

　　摘　要：严歌苓在其作品《扶桑》中再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在异域的生存
和精神困境，基于对拉康三界论的释读，剖析小说中三位主要人物的主体建构

历程，发现他们皆遭受想象界中“小他者”的映像之欺和象征界中“大他者”的

异化规训。小说人物在象征界屡受重创后，陷入主体建构的僵局；透过知觉的

缝隙，认知到符号秩序的荒谬，企图回归实在界实现自由。这无疑在警醒主体

需要保持反思的意识，审视虚妄的他者映像和既存的符号教化，从实在界中积

攒力量，超越不合理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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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主要描述了华人女性扶桑和护华使者克里斯之间跨越种

族的爱情故事，是一部以扶桑和大勇为代表的华人移民在文化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史诗

性作品，曾荣登２００２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小说。

以往的研究者聚焦于《扶桑》中的人物形象，探讨小说中颠覆西方想象的刻板华人

形象，重塑华人的民族形象［１］，解构美国的救世主形象［２］，逆向书写华人英雄［３］，展现女

主人公的凄美［４］，旨在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的阐释挖掘该小说的文化底蕴、人性内涵

等。但鲜有研究探讨小说人物主体建构的历程，挖掘人物在他者影响下自我认知的偏

离，以及在社会蒙蔽下失去自我意识的社会现象。

本研究基于拉康三界论，对《扶桑》中的人物进行深入解读，以期对小说人物的主体建

构进行更为丰满的阐释，帮助读者正视自我，审视既存秩序的偏狭之处。拉康认为，主体



由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三维结构构成。主体在想象界中，受“小他者”（父母、朋友、周

围人等）的影响，形成自我认知，建构起被 “小他者”认可的理想化自我。在语言符号构成

的象征世界中，主体建构由社会－文化这一“大他者”所主宰。主体在“大他者”的审视下，

融入象征秩序，认同符号法则，同时渴望被“大他者”所认可，因而象征界中的主体不断异

化，竭力完成社会性的自我认证。对处于“知觉与意识裂缝中”［５］１４９的实在界中的主体而

言，他们处于原始的无序和无知中，不会产生匮乏和丧失感，能够忽视或排斥象征界的规

则。小说《扶桑》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扶桑、克里斯和大勇分别在想象界中塑造了理想主体、

在象征界中形成了异化主体，以及在实在界中打造了独立主体。他们的主体建构进程分

别是华人女性守卫之旅、护华使者朝圣历程和华人男性颠覆之路的缩影。

一、华人女性的守卫之旅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扶桑是旧时代华人女性的代表人物。作为湖南茶农家中的第四

个女儿，扶桑惯于被忽视和被奴役。“小他者”即周围人对她的影响使扶桑误认为他人

所认同的女性特质便是自我的内在属性。广东婆家人眼中的扶桑沉默寡言，“口慢脑筋

慢”，“娶过去当条牲口待，她也不会大坑气”［６］４１。在婆家人这里，扶桑认识到自己与牲

口相似的愚笨痴憨的特质。为了讨婆家人的欢心，她任劳任怨、贤良淑德。唐人区华人

男性眼中的扶桑，身上带着东方女性的奴性特质。扶桑那“任人宰割的温柔”和不知痛

痒的痴傻使她注定 “是个天生的妓女，是个旧不掉的新娘”，“是每个人的老婆”［６］２５２。

在中国男人那里，扶桑形成了对自我的虚假认知———柔弱顺从。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

扶桑接纳所有的嫖客。她记不住任何嫖客的名字和面孔，所有华人因这份平等而感到

“格外的体己”。她也因此成为美国唐人区“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一个风流绝代、一个

绝代妓女”［６］３。而白人少年克里斯眼中的扶桑却是极具古典美、困囿于苦难牢笼的东方

女奴。扶桑身上散发的颓废的美丽深深地吸引着他，扶桑 “泥土般真诚”和不加取舍的

母性让他的“身心出现一种战栗的感动”，引起了他的倾慕。从白人少年那里，扶桑意识

到自己的风情万种、真诚体贴。为了迎合克里斯在她身上寄托的幻想，满足男孩对她的

迷恋，扶桑报之以真诚温暖的微笑，毫不吝啬地展示出自己的美丽，给予对方足够的母

性关怀。

以扶桑为代表的旧时代华人女性，在想象界中对自我的建构遭遇 “小他者”的先行

性诱导。“小他者”眼中的华人女性是柔顺依存、沉默被动的“女奴”。正因为“小他者”

对华人女性的凝视和欲望投射扰乱了华人女性的自我认知，致使她们堕入对自我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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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之中，从而依循“小他者”喜爱的形象，塑造理想化自我。而当华人女性们面对东西方

“大他者”的审视时，她们大多任由“大他者”摆布，在符号秩序（用语言符号所呈现的文

化观念和规章制度）的规训中不断异化，在象征界的角色定位中“安身立命”。

中国封建礼教的桎梏、男权文化的压迫，使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和自我意志。在

“大他者”的奴役下，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们无法自我谋划。她们承认男性的优越，

接受男性的权威，认同自己的附属性。她们不断加强所谓的“女性气质”，竭力塑造忠贞

贤淑、逆来顺受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扶桑被贩卖到美国，被迫从事皮肉生

意，屈从男性的意志，迎合男性的喜好，彻彻底底地依附男性。

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审视之下，以扶桑为代表的穿着艳丽绸衫的唐人区女性是东方古

老文明的化身。透过扶桑，白人男子走进了具有魔力的东方世界，唐人区的华人男子甚至

为了争夺扶桑而自相残杀。西方霸权文化灌输的等级和种族观念渗透到扶桑的认知和行

为里，她在与同伴逛街遇到“规矩”的白人妇女时，会“慌张地挪着小脚，退进那家茶馆”，给

马车里的白人妇女“腾出个干净的世界”［６］３４。她默默忍受着白人社会的欺凌和胁迫，在潜

意识里认同自己的存在是“对美国正派社会的污染”。后来在拯救会的白房子里，扶桑意

识到唯有穿着红绸衣的她才是“原本”的她，才能被克里斯认出。就是在那时，扶桑察觉出

起初克里斯对她的倾慕，源自于她身上所承载的古老国度的文化。彼时的扶桑已然完全

接受异质文化对她的定位，她脱下“抹去一切魔一般的东方痕迹”的白麻布袍，心甘情愿地

再次穿上那“邪恶肮脏”的红绸衫以满足他人的欲望，回归卑贱的身份。

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象征界中逐步异化，她们的自我遭到阉割，自然天性受

到压抑。在东西方“大他者”的驯服下，华人女性集体陷入沉默。她们戴上文化符号的

面具，套上社会规范的枷锁，不断与原初自我分裂，逐步沦为象征界的囚徒。虽然象征

界中的符号秩序能困住华人女性的肉身，却无法完全锁住她们的灵魂，更无法彻底压制

住她们强韧的生命力。在重重压迫下，华人女性开始质疑象征世界的规则秩序，逐步恢

复对问题的感知。

在小说中，扶桑真正地恢复自己的意志是那场在唐人区暴乱中发生的强奸，她“渐

渐分不出偶然在自己身上的这件事和天天发生的那件事有什么区别，分不出出卖身体

和轮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６］２１６。她开始审视自己的种种遭遇，开始察觉到实在界的存

在。在实在界这一没有文明束缚、没有概念界定、没有真假对错的领域中，扶桑意识到

自己以前的生活和自我都是从“小他者”和“大他者”的要求和期望中派生出来的，想要

实现自己思想的独立，追求自身生命的充盈，必须从实在界中获取内驱力，让自己的内

心拥有超出宿命的自由和独立，如此象征界的概念和定义才无法干涉她的思想。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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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超脱了一切文明社会的教化，她身上的“神性”使苦难失去了原有的意味，变得高

贵、圣洁。她在实在界中获得动力，在苦难中涅?重生，在毁灭中释放自我，她以“跪着

的姿态”宽恕了一切世俗的罪孽。她全身心地接纳苦难，享受苦难，“平等地在被糟蹋的

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６］２１６。她不觉得自己在出卖肉体，这是“肉体的相互沟

通”，而这份交流则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而暴乱中的那场强奸，只不过是一场

更为狂野的切磋，她对此没有恐惧，只是“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６］２１６。

面对象征界的畸形秩序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和精神毒化，以扶桑为代表的华人女性

在沉默中保留残余的知觉，她们在审视自己所处的象征界时，察觉出符号秩序对事物真

相的歪曲。虽然华人女性无法再度回归实在界，但她们以柔克刚，竭力摆脱符号秩序对

其内心的侵扰，努力建构追求独立自主的主体。

扶桑的主体建构清晰地展现了华人女性守卫自由与独立之路的艰难曲折。初始时

“小他者”的诱导将这些华人女性引入虚妄的想象界，使她们对真实自我产生认知偏差，

并将自身塑造为他人欲望投射的对象。继而在象征界中，东西方文化压抑了华人女性

的自然天性与原始欲望，符号秩序的规训不断剥夺她们选择的权利。但华人女性强大

的感知力在重重压迫中逐渐恢复，她们开始质疑他者的误导和社会的规训，在符号触及

不到的实在界中积攒精神内力，守卫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二、护华使者的朝圣历程

《扶桑》中的白人男性克里斯作为护华使者的先锋人物，来自缄默寡语的军人家族。

军人的身份使克里斯家族（库凯家族）的男人们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家族的每位

男性都有秘密的外族情人，“这是他们骄傲的需要，是征服和占领”［６］９７。作为家族中的

第九个孩子，克里斯未得到父亲太多的关注，自幼丧母的他有着鲜为人知的敏感脆弱。

在家族的浸染下，１２岁的克里斯走进了唐人区，不仅是为了体会异域文化，更是源于内

心的征服东方的渴望。他的敏感多情使他在唐人区妓馆遇见扶桑时，为她的美丽而“无

声地号啕”，“一脸泪水”。他的勇敢骄傲使他心甘情愿地投入骑士这个角色。在窥视到

扶桑遭受的种种苦难后，克里斯一心想将她解救出来。而在扶桑病得奄奄一息时，克里

斯带着拯救会的洋尼姑挽救了她的生命。当扶桑被大勇禁锢，克里斯依然没有忘记她，

不惜与家族反叛，他甚至想杀了大勇，让扶桑不再被任何人所钳制和占有。

以克里斯为代表的护华使者在想象界中尚未形成对自我及外界事物的真正认知。

他们当中有人对东方文明产生猎奇和征服心理，同时也因异族女子的风姿产生迷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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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惜之情。在家族成员等“小他者”的影响下，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想象中建构能够得到

“小他者”认同的“伪自我”。在面对象征界的西方“大他者”时，他们更是难以挣脱“大

他者”精心设计的幻象，从而迷失自我，不断异化。

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白人的优越性和殖民意识悄无声息地融进以克里斯为

代表的护华使者的骨血。小说中的克里斯一厢情愿地认为受尽折磨和屈辱的扶桑渴望

他的拯救。随着反华浪潮席卷整个美国社会，克里斯对华人的敌意也与日俱增。他在

幽灵般的意识控制下不断异化，甚至祈望能有“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６］１９２，毁了那

片“藏污纳垢”的唐人区。他加入了白人引发的那场暴乱，一方面是希望借助这场革命

摧毁扶桑所有的不幸，将她从牢笼中救赎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获得白人社会主流意

识的认同。但在这场为“正义”所驱的革命中，势不可挡的愤怒和仇恨淹没了白人群体

的理性，他们“渐渐陶醉在毁坏和残忍制造的壮观中”［６］１９８。克里斯受社会群体的驱使，

“身不由己”地参与到了那场对扶桑的暴行中。

以克里斯为代表的护华使者，面对象征界对主体的控制，无法察觉完全被“大他者”

支配的危险。西方社会的种族优越观念和反华浪潮，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们当中很多人皆如克里斯一样对华人移民虽同情却又不可名状地歧视、憎恶。这份

恶意被聚集、被煽动，成为具有毁灭性的可怕力量。他们所建构的自我不断畸变，甚至

在浑然不知中成为推波助澜的“纵火犯”。但是在尚未泯灭的良心的鞭策下，他们开始

反思自己与他人的行为。

在小说中，与扶桑的相识相爱、重逢别离，使克里斯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扶桑圣母般的宽容和对苦难的超然，让克里斯对生命、种族、唐人区都产生了新的认知。

他正视自己曾经对扶桑的施恩姿态，直面自己犯下的罪恶，在“良心欠债和鞭打良心”中

赎罪。克里斯感知到符号秩序中的虚伪、荒谬和愚蠢，他逐渐从实在界中清醒地认识到

“小他者”和“大他者”对主体身心的管制和切割。尽管克里斯清楚地意识到象征界对跨

种族、跨阶层爱情的歧视，但他最终仍无法完全逃离它的牵制。所以在面对已然超脱符

号秩序的扶桑时，克里斯讨厌已经长大的自己，他甚至渴盼能“小到她能揣在她怀中”，

逃脱社会秩序的制约和他者的凝视，回归到生命原始的状态中。但是克里斯与扶桑都

没有与整个象征世界抗衡的力量，因而他们最终在象征界中别离。虽然他们的肉身无

法相互陪伴，也无法双双回归实在界，但他们的灵魂却能够在实在界中肆无忌惮地跨越

象征界的身份、地位的鸿沟，享受无限的自由。克里斯在对扶桑的爱与赎罪中，摆脱了

白人社会对华人移民的看法，意识到种族歧视下华人移民的生存困境，也逐渐理解了使

他困惑的“唐人区彼此戮杀又相依为命的关系”［６］２２４。他从实在界中获得内驱力，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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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砥砺前行，成为中国学者，成为护华使者，“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

人，也反对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６］２６３。

回顾克里斯的人生，可以发现护华使者踏上朝圣之路的历程颇为艰难。他们从不

可言说的实在界中寻得内驱力，踏上了自我救赎确认价值的“朝圣”之旅。在西方迫害

华人移民的主流文化中，他们逆势而上，为离散的华人移民发声，终其一生争取和维护

华人移民的自主和自由。

三、华人男性的颠覆之路

小说中的大勇（阿泰／阿魁／阿丁）作为华人男性的核心人物，本是广东一户人家的

少爷，自幼养尊处优。周围人对他的尊敬和偏爱，使他形成了“得罪天下气概”的自我认

知。白人社会的恶意和敌视席卷着整个唐人区，寡言木讷的华人需要一个“以恶制恶”

“以暴制暴”的领头人，而外表强悍、身材雄壮的大勇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他腰带上一

直挂着的俊美飞镖逐渐成为他“勇猛好战、杀人不眨眼的一个符号”［６］２１４。在唐人区华

人的目光投射下，大勇形成了对自我的认知。在族人们的角色定位和期许中，他竭力建

构亦正亦邪的自我形象。他“明里暗里的造孽”，欠下一堆血债，手里控制着一批批的禁

运物品。同时，他作为唐人区华人群体的庇护者，与那里的中国人“彼此戮杀又相依为

命”。当发现自己的同胞被剪了辫梢，他以牙还牙，在上百洋人的衣裳后背上划了刀口；

当白人警察夜袭地下拍卖场，他一人抵挡警察；当老苦力被白人工友打得血肉模糊，他

组织五千中国苦力全面罢工。唐人区的华人敬畏他，旧金山的白人则对他闻风丧胆。

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身上寄托着家人和族人的期望。在家人、族人等“小他

者”的影响下，他们努力彰显着男子气概，极力确立着权威。华人男性在这样的映像投

射中认识自我，在想象界中塑造理想主体，继而在符号秩序的畸形规制下构建出异化了

的主体。

在中国父权文化的洗礼下，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坦然接受由象征界所赋予的

威信和权势，他们将女性视为客体，看作自己的附属物。小说中的大勇之所以宠爱扶

桑，是钟爱于她身上“牲畜般可贵的感知”［６］１６５。对大勇来说，扶桑最初只是个“珍奇牲

畜”。他肆意物化扶桑，哄抬她的身价，主宰她的命运。大勇自视为中国女性的主导者。

同时，美国的物质文明又主宰着他的价值观，他手上戴满的宝石戒指正是追逐金钱和权

力意识的外化。在西方权财至上的文明秩序下，大勇自视为唐人区华人的主导者。当

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到达美国时，他们发现，在１９世纪的美国，强势的西方文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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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着东方文化，白人专横地侵压着中国人，排山倒海的歧视和肆无忌惮的敌意向聚集在

唐人区的华人扑来。那时，在自视优越的白人眼中，这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血统低

劣，语言笨拙，仪态粗俗。这群拖着辫子的中国男人“把人和畜的距离陡然缩短”［６］６６。

在重重的排斥和蔑视下，以大勇为核心的华人男性并未被西方的符号秩序完全地规训。

在小说中，为了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异土上，抵抗西方“大他者”的欺压，大勇进一步

异化自我，逐渐成为白人眼中奸诈乖张的亡命之徒。他“赌马舞弊，倒卖人口，杀人害

命”［６］２５１，在触犯一系列美国法律之后，又利用法律的漏洞和乱世的巨变不断更名换姓，

掩盖过往，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而在看清符号秩序的本质后，大勇生出了回

归实在界的念头。

得知扶桑在白人残忍制造的暴乱中受尽屈辱时，无能感、挫败感折磨着大勇，他甚

至想要结束扶桑的生命以维护她的尊严。他意识到自己与西方社会的“单打独斗”是徒

劳的。这件事过后，大勇不再刻意地去维护骁勇善战、血气方刚的形象，他做起了“乏味

的规矩人”，“全身素净”，“一颗首饰也不见”，“辫子没了油水”；他不再造孽，甚至登报

嫁扶桑还她自由。唐人区的华人都在传“大勇脑筋有病了”，但其实他只是看清了想象

界的虚幻和象征界的虚伪，不再渴望外界的认同。他抛下对外在物质和权力的追求，期

望回归自由的实在界。小说的最后，大勇以死亡来摆脱象征界的奴役，倾覆象征界的秩

序。大勇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对扶桑百般刁难的白人牛肉商，引来一片“众志成城的

警察”。他本可以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带着扶桑离开戏院；他本可以在警察赶到之前逃

之夭夭；他本可以在被逮住后，凭着身上的飞镖杀出重围。但这次大勇没有逃，也没有

抵抗，而是从容赴死。他厌倦了九死一生、铤而走险的生活，用主动赴死表达对西方社

会的抗议，以赢得民族的尊严，赢得白人和华人的钦佩；他是用自己的死亡还扶桑真正

的自由，也与象征界决裂，重返实在界，追寻心灵的完整和生命的本质。

大勇的一生体现了华人男性颠覆想象界和象征界强加观念的艰难。华人男性在族

人的影响下，产生自恋式的认同，构建出理想化的自我。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又被象征界

“大他者”遮蔽，中国的父权文化赋予华人男性无上的地位，使他们纷纷成为恣意物化女

性的男性；西方物质文化的价值观又引诱着他们不断追求钱与权。但是当面对异质文

化的敌意凝视时，他们当中不乏大勇这般对象征世界中的西方秩序不妥协的人。在象

征界中接二连三地惨遭否定与打击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逐渐醒悟，为了获得真正的独

立和自由，竭力颠覆想象界的欺瞒和象征界的规训，不再期待他者对自我的完全接纳，

渴望回归实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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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小说人物扶桑、克里斯和大勇在１９世纪复杂的世界大环境中，一直饱受想象界中

“小他者”的映像之欺，沉迷对自我的误认与想象，建构出虚妄的理想主体；同时他们还

一直惨遭象征界中“大他者”的凝视之殇，在符号规训中扭曲自我，因此构造出驯服的异

化主体。当在象征秩序的压迫下变得伤痕累累后，他们透过知觉和意识的裂缝认识到

象征界的不合理性，不再甘心囿于符号规则对身心自由的桎梏，而是努力挣脱主流文明

畸形的教化和规训，从实在界中寻求力量，以期重建主体性，守护内心的丰盈与自由。

立足于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中的每个主体都遭受着想象界的欺骗、引

诱和象征界的催眠、规训。如果不去认真审视象征世界的规则，我们无法知道事物平静

的表面下藏着怎样汹涌的暗流，也会陷入自我建构的僵局中，与世浮沉，进而导致人类

所生存的世界不断为偏见和狭隘所吞噬。因而，为了建立人格独立的主体，我们需要保

持反思问题的知觉，突破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重围，超越符号秩序对主体意识和行为不合

理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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